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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外文学交流：

吸收借鉴吸收借鉴 交融创造交融创造

影响世界影响世界
□本报记者 王 杨 宋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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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放眼世

界，引进翻译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

作品。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

播在传播主体、传播范围、传播载体

等几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

来，文学作品“引进来”与“走出去”之

间存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中华文化

在世界的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的规

模和水平，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长足

发展和丰硕成果。

译介 吸收 影响 交融

论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外

文学交流，浙江大学教授许钧首先想

到了五四运动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

那就是以开放的精神引进域外的新

思想、新观念，改造我们的语言，丰富

我们的文学，革新我们的思想。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学界秉承了五

四的开放精神，通过中外文学的交

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有力地促

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许钧提

出几点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首先，

是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到，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

样，能够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去关

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70年

来，我国文学翻译界向国人译介的文

学作品涉及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通

过译介，拓展精神疆域，促进文学创

造。从70年来的中外文学交流看，我

国的文学界没有陷于对外国文学的

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借鉴，以异域明

镜照自身，激发自身的创造性，创造

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正如许钧所说，中外文学交流，

翻译是必经之路。文学杂志的创办

和世界名著的译介构成了中国读者

了解外国文学的主要途径。1953年

创刊的《译文》杂志，于1959年更名为

《世界文学》，至今已成为中国读者了

解外国作家作品的一扇重要窗口；被

读者亲切称为“网格本”、于50年代末

启动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

书”收录了一大批在世界文坛影响较

大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

陆续创办的《外国文艺》《译林》等杂

志以及如雨后春笋般翻译出版的外

国文学作品，都为开拓中国读者的世

界眼光做出了贡献。《世界文学》主编

高兴说，“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卡夫卡、

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外国作家的作

品，莫言、陈忠实、余华、宁肯等小说

家的写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同

样，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布莱克、波德

莱尔、里尔克、帕斯等外国诗人，北

岛、多多、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诗

人也一定会走上不同的诗歌之路。

可以说，正是吸收、影响和交融，造就

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吸收，影响，交融，发出自己的声

音，许钧与高兴都强调了中外文学交

流中的互动性和对话姿态。他们谈

到，改革开放40余年，文学交流和对

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近几年中外文学

交流抵达某种更高境界，同中国国力

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是有直接关联

的；反过来，文学交流又为提升中国

形象、扩大中国影响力发挥着自己不

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文学 世界表达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时间

脉络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说，新中

国成立之初就组建了中国外文局等

对外传播的专业机构；1951年创刊的

《中国文学》杂志以译载中国现当代

优秀文学作品为主，做出了开拓性贡

献。截至1966年，《中国文学》对外翻

译出版的作品达1000种，外译文种达

40种，开创了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事业

的第一个高峰。改革开放后，一些世

界知名出版机构开始逐步介入中国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并通过与中国机

构合作出版、版权购买、发行包销等

形式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

播进一步加快社会化、国际化的步

伐，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相关国家工

程、计划的出台。如2005年的“中国

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的“经

典中国计划”、2013年的“丝路书香”

工程、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

译推广计划”等，都将中国当代文学

的对外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板

块。根据他对实施最早的中国图书

对外推广计划的研究，截至2012年，

有222家海外出版机构接受了中国政

府的对外翻译资助。

其次，除了大规模的翻译计划，

一些杂志和出版人也在积极探索中

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不同方式。2011

年，《人民文学》外文版试刊，2012年

正式出刊，当时只有英文版《路灯》

（PATHLIGHT）。党的十八大后开

始扩充语种，聚拢不同语种的外国优

秀译者组成翻译专家团队，严谨编选

审校，努力向国外读者推荐好作品，

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文学》主编施战

军介绍，《人民文学》外文版每一期都

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诸如“自然”

“时代”“记忆”“家园”“成长”“情感”

“多民族”“梦境”等等，比如刘慈欣获

雨果奖之前，编辑部在英文版策划了

一期“未来”主题专刊，诸多国内科幻

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该期杂志很快售

罄。施战军说，《人民文学》多语种外

文版的理念是“中国文学 世界表

达”，以文学方式“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它的使命。十

九大之后，《人民文学》外文版已有

英、意、法、德、西班牙、阿拉伯、俄、

日、韩等语种，并有7个语种在国外

知名出版机构实现了落地出版。好

多年轻作家就是通过外文版被国外

读者所了解，并在国外版权和作品推

介上得到更多机会。它的延伸效果

是让更多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

学作家队伍的庞大、作品审美形态的

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的通约

性，进而达到从“走出去”到中国文学

与各区域各语种世界文学对话互融

格局的形成。

拥有十多年的外国文学出版经

验的出版人、版权代理人彭伦认为，

“文学走出去”的实质是出版行为。

正如出版社选择外国的选题购买版

权一样，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也应该

像引进一样，走符合国际出版规律的

途径。他列举麦家、张翎、李兆基等

作家在海外市场取得很好成绩的国

际版权作品，证明中文作品并非没有

国际市场。他告诉记者，对于小说

《繁花》，纽约FSG出版社从写审读

意见到最终决定签约几经波折。拥

有 70 多年历史的 FSG 出版社旗下

拥有2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3位

普利策奖得主和 24 位美国国家图

书奖得主，它签下《繁花》英文版权

的消息迅速传遍国际出版界，日本

早川书房、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也很

快跟进，如今《繁花》的西班牙语和

意大利语版权也已售出。此外，小

白《封锁》、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

那多《十七年间谋杀小叙》、霍艳《李

约翰》部分语种的版权也已售出。彭

伦表示，国际版权代理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需要耐心摸索，寻找更有效的

途径。

国际文学交流频繁

近年来，中国举办了许多引人瞩

目的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为加强和促

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

景的作家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实际贡

献。

中国作协率团参加各大国际书

展；组织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

程、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

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翻

译工作坊和国际写作营；与美、俄、

韩、日、法、意、澳、葡、西等国家以及

阿拉伯世界等地区建立并发展有长

效机制的文学交流平台——文学论

坛……通过上述活动，搭建对外文学

交流平台，丰富文学交流内容，拓展

文学交流渠道。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鲁迅文学院的“国际写作计划”、上海

国际文学周、上海写作计划、“湄公河

文学奖”等活动，也对国内外作家的

深层交流和互动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

所先后邀请到大江健三郎、帕慕克、

勒克莱齐奥、巴尔加斯·略萨、索因卡

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马丁·瓦

尔泽、阿摩司·奥兹、哲迈勒·黑托尼

等国际知名作家访问中国，同中国作

家与读者深度对话。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也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写作中心不定期

举办的翻译坊是国内外作家深度交

流和对话的有益尝试。

70年后的今天，中外文学的互译

和交流频繁，形式多样，形成了层次

分明、点面结合的新格局。中国作家

和中国文学以更为自信的姿态站立

于世界文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真实

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情感、思想，书写

各民族由旧的社会形态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

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具有独特价值；同时，

少数民族文学鲜明独特的风格也极大地拓展

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面貌，成为当代文学极

富魅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内涵
日臻丰富

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

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确立了少数民

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新文学”的属

性和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少数民族

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受到重视，这也表明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

文学共同发展的决心，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得到

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

汉语文学创作快速发展。

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认为，在中

国文学大家庭里，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

对民族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大力支持

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作协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统筹规划、面向基

层、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推出了一批扎

根祖国大地，深入人民生活，讲好中国故事，具

有爱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作家诗人，推动了民

族文学的全面发展。

甘肃省作协主席马步升谈到，新中国成立

之初，一些人口较多、历史文化传承久远的少

数民族，其文学形态由原来的古典状态发展到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状态；许多人口较少民

族，更是由口传文学进入到现代书写状态；一

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则开启

了本民族文学书写的历史。如今，无论是人口

较多民族，还是人口较少民族，都有了本民族

的作家队伍和代表性作家，不少少数民族作家

的创作水平在全国也属一流。中国文学的发

展成就中包含少数民族作家的贡献，少数民族

文学工作者正与汉族作家一道，成为“中国文

学”旗帜下不可或缺的成员。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

认为，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令人

欣喜的风貌，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56个民族的文学成果在祖国大花园里百花齐

放，万紫千红。如今少数民族老中青作家群落

梯队完整、名家与文坛新秀并驾齐驱，小说与

诗歌成就颇丰,各类题材均有不俗之作，以母

语创作的多语种文学作品得到进一步传播，评

论及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显著加强。

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是精神内核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伊始，就

把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当作一项关系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的

伟大事业来看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各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少数民族文学

事业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作协名誉主席特·官布扎布

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里，民族文学之花开遍了中

华大地，不仅极大丰富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极大

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如今，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

民族兄弟们相互间敞开心扉、增进了解、加深认识的纽带，为促

进民族团结发挥着独特作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石舒清表示，缺失了少数民族

文学的中国文学是不可想象的。读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

《红尘慈悲》时他在心底感慨，这样的文学在回族文学里是没有

的，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里也未必有，但可以引以为豪的是，它

确实又是属于“我们”的文学。

独特美学丰富当代文学面貌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外文化交流和交

往不断扩大，文化语境发生了新变化，创作群体的民族身份意

识更加明确，作品的民族风格呈现出新趋向。在现代化诉求

和全球化浪潮双重冲击下，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主动选择在创

作中塑造新的民族形象。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点上，一些在

多元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作品被评论家认

为是对“世界性”主题的开掘。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名誉主任

丹增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封闭的少数民

族文学不仅走向了全国，而且向世界敞开心

扉，涌现出一大批不同环境、不同习俗、不同文

化、不同阅历的各民族作家。他们在继承本

民族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大胆吸取古今中外

优秀文学作品的有益营养，使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

多优秀新作被译介到国外，许多艺术手法高

超的作品在国外频频获奖，许多创作风格独

特、题材内容新奇的作品受到读者青睐。

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尼玛潘多说，在物

质极其贫乏的年代，藏族先民得以在高寒地区

生存繁衍，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忽略的，

这样的精神传承至今，体现在坚韧的民族性格

和悲悯宽容的人文情怀中。如果要传达和体

现这种精神，必须学会审视和反思传统文化，

懂得拂去罩在生活之上的任何虚浮，抓住生活

的本质，在保留鲜明民族性格的基础上，创作

出具有生活温度的作品。惟其如此，具有独特

民族性格的文学创造才能被其他民族接受和

认同，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成为跨文化交流

的重要力量。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谈到，南方少数民

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群间既

有共性也有个性。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

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

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文学多样性的审美

表征。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既植根于传统，又别

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具

有独特美感的文学样貌，或犀利劲道、野性先

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既体现了文学作品

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

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

具一格的风景线。

多举措持续助推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党和国

家、各级作协组织的重视和各民族作家的共同

推动下实现的。

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所成立；同年，中国作协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会议召开。1981年，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

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同

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1984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

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

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

族优秀作品评奖。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一起，被正式确定为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至

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11届，总计

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

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获得“骏马奖”表彰。“骏马奖”的设立

深刻地推动和引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为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的经典化和知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各项举措的持续发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会员队伍

日渐壮大。据统计，目前中国作协会员共12211人，其中少数

民族会员1464人，占比12%，少数民族会员人数逐年稳步增

加，并覆盖55个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壮大，有力推

动少数民族文学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谈到，作为由中国作协主管的

唯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2009年创办蒙

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2012年创办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

版。出版汉、蒙、藏、维、哈、朝等6种文版，这在中国乃至世界

文学期刊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对推动母语阅读与创作、促进

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文学》汉

文版2019年再次扩版，进入刊发长篇作品的期刊行列。

青海省作协副主席曹有云结合自己在青藏高原持续近

30年的文学实践谈到，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作家正好赶上了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最好历史机遇期。“几十年

来，少数民族文学好比滔滔江河，奔腾前行，波澜壮阔。值

此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尤其庆幸我不是站在岸上的看客，

而是这壮阔江河中的浪花一朵，得以汇入文学的巨流、梦想

的长河。缘此，由衷感谢中国作协，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和

敬爱的祖国！”


